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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场人的忠告

更有甚者，道镜还在自己的家乡大
建宫室，作为皇宫的附宫，搞得朝中议
论纷纷。但称德女帝根本不管这些，她
对大臣们说，她最终的想法是让她喜欢
的男人道镜出任下任天皇，而她作为道
镜的皇后共同管理这个国家。一时间，
朝野上下个个目瞪口呆。

当时的日本，维护天皇血统纯正的
观念深入人心，面对举朝上下一致反对
自己的声浪，称德女帝很快就病倒了，
而且眼看就要撒手人寰。在女帝弥留

之际发生了两件十分奇怪的事情：第一
件事是朝臣看望女帝被禁止，就连道镜
法王都不能见到女帝的面；还有一件事
是掌握军队统帅权的道镜的弟弟，军权
被剥夺了。

称德天皇在晚年轰轰烈烈地爱了
一场之后，在病床上躺了四个月，终于
撒手人寰。此时，以藤原氏为首的日本
重臣们，以称德天皇的名义发表了一份
遗宣，立白壁王为太子，承继大统，这就
是日本第四十九代光仁天皇。

称德天皇死后，道镜在她的墓前一
遍遍地祈祷，希望她能够复活，继续跟
他过神仙般的日子，而且立他为天皇。
道镜守陵20多天后被抓，然后被秘密
处死。

称德天皇为了爱情，付出了自己和
情人的生命。

到了桓武天皇，也就是日本第五十
代天皇，他干的第一件大事就是迁都。

有人说日本的历史是怨灵推动的，
人死于非命，会变作怨灵出来作祟，报
复人世间。在我们中国人看来，日本所
说的怨灵分明就是厉鬼，而日本人对怨
灵复仇是非常恐惧的。

桓武天皇继位的同时，依照光仁天
皇的遗命，立了他的同胞兄弟早良亲王
为皇太子。早良亲王跟桓武天皇手下
的大臣藤原种继关系很不好。藤原氏
这个时候已经成为日本的第一大贵族，

势力甚至超过了早先的苏我氏和物部
氏，成为掌握日本实权的家族。一般人
根本不敢招惹藤原氏，但早良亲王常常
讽刺天皇的宠臣藤原种继，导致两人矛
盾很深。

没想到，以藤原氏如此大的势力，
还有胆儿更肥的，竟然暗杀了藤原种
继。天皇闻讯后，严令下属进行调查，
一调查就牵扯到了东宫。天皇本来就
为此事勃然大怒，此刻更是不问青红皂
白，也不顾手足之情，当即下令监禁了
早良亲王。早良亲王平白受此冤枉，非
常生气，十几天不吃不喝，绝食而死。

早良亲王一死，桓武天皇就立了自
己的长子安殿亲王做皇太子。但是很
快，奇怪的事儿就接连发生了，先是皇
后死了，再是宠妃突然暴毙，最后宫里
开始闹鬼，新立的皇太子安殿亲王开始
发烧，久烧不退。阴阳师来了一看，就
断定是早良亲王的冤魂作祟，吓得桓武
天皇失魂落魄，赶紧派人到早良亲王的
灵前烧香礼拜，结果毫无成效。天皇又
安排皇太子亲自扶病告罪，不但没有
用，反倒是国都周边连续发生灾疫，死
人无数，伊势神宫也起火被烧了。一时
间，奈良城里人心惶惶、鬼影重重，已经
变成了一座不折不扣的鬼都。

桓武天皇一看这个地方待不住了，
三十六计走为上策。于是派出数千人
昼夜不停地修建了平安京，就是今天日

本的京都。日本京都号称有1200多年
的历史，就是从桓武天皇迁都开始的。

从此之后，除了极短的时间，天皇
一直定居在京都，直到明治维新。

桓武天皇迁都平安京之后，总算是
平安了，从此开始了平安朝1000多年
的历史。

桓武天皇古稀之年驾崩，儿子安殿
亲王继位，就是平城天皇。平城天皇继
位之初，倒是能体谅民意、与民休息，一
扫桓武天皇在位时营建新都、北征虾夷
的弊政，颇有贤君遗风。可惜，英雄难
过美人关。

早在平城天皇做皇太子的时候，就
私通自己的表妹——号称一代尤物的
藤原叶子。叶子既是他的表妹，又是他
的丈母娘，日本皇室就是这么乱。

论辈分，叶子虽然是平城的丈母
娘，但是论岁数比平城还小，小丈母娘
看女婿越看越有趣，看着看着就看到床
上去了。当时的桓武天皇知道自己的
儿子跟丈母娘私通后勃然大怒，当即下
令把叶子逐出宫外。

但越是偷不着越想偷，两人反而断
不了。等到桓武天皇驾崩，平城一继位
立刻安排叶子入宫成为宫中的常侍，跟
丈母娘重温旧爱。

（摘自《世界历史很有趣：袁腾飞讲
日本史》袁腾飞 著 民主与建设出版
社 出版）

颜晓晨很郁闷，刚觉得自己找到了
成功的门道，结果他却说即使成功了，
最终也会失败。

程致远说：“你们刚踏出校门，缺乏
自信，很着急，总想着抓到一份工作是一
份，可等你们有朝一日也成为面试官，去
面试别人时，你就知道这是多么错误的
想法。工作是人一辈子要做的事，在现
实允许的情况下，应该尽可能忠实于自
己，选一个和自己性格、爱好契合的方
向，人生的第一份工作尤其重要。如果

选错了，需要付出很多努力去纠正。”
颜晓晨叹气：“道理肯定是你对，不

过，目前我们哪里顾得上那么多啊，只
想能找份工作，养活自己。”

程致远温和地说：“我明白，大家都
是从这个年龄过来的。我只是以过来
人的角度多说几句，希望能帮到你。”

颜晓晨用力点头：“很有帮助，我觉
得你比之前面试我的面试官都厉害。
多被你折磨几次，我肯定能游刃有余地
应付他们。”

程致远笑道：“看来我通过你的面
试了。我们可以定个时间，每周见一
次，练习英语。”

颜晓晨迟疑着说：“会不会太麻烦
你了？”

程致远说：“一周也就抽出一两个
小时，只是举手之劳，估计也不会太长
时间，等你找到工作再好好报答我。”

“那我不客气了，就每周这个时间，
可以吗？”

“没问题。”程致远把颜晓晨的资料
还给她，开玩笑地说，“我们公司明年也
会招聘一些新人，到时候你如果还没签
约，可以考虑一下我们公司。”

颜晓晨笑着说：“到时候，拜托你帮
我美言几句。”

程致远笑看了下表：“快12点了，
一起吃饭吧。”

“不了，我回学校。”颜晓晨开始收
拾东西。

程致远走到窗前，说：“正在下雨，

不如等等再走。”
颜晓晨看向窗外，才发现天色阴

沉，玻璃窗上有点点雨珠。
程致远公司距离公交车站要走十

来分钟，颜晓晨问：“你有伞吗？能借我
用一下吗？”

“公司已经定好盒饭，你随便吃一
点，也许等吃完饭，雨就停了。”

辛俐拿着两份盒饭进来，帮他们换
了热茶，再拒绝就显得矫情了，颜晓晨
只能说：“谢谢！”

颜晓晨和程致远边吃饭边聊天，吃
完盒饭，又在他的邀请下，喝了一点儿
工夫茶。

程致远见多识广，又是做金融的，
听他说话，颜晓晨只觉得新鲜有趣、增
长见识，不知不觉一个小时就过去了。
窗外的雨丝毫没有停的意思，反而越下
越大，砸得窗户噼噼啪啪直响。

颜晓晨想，这么大的雨就算有伞，
也要全身湿透。

程致远说：“我住的地方距离你的学
校不远，正好我也打算回去了，不如你等
一下我，坐我的车回去，反正顺路。”

颜晓晨只能说：“好！”
程致远从书架上随手抽了几本英

文的商业杂志，递给她：“你看一下杂
志，我大概半个小时就好。”

“没有关系，反正我回到学校，也是
看书、做功课，你慢慢来。”

二十来分钟后，程致远敲敲玻璃
门，笑说：“可以走了。”他身材颀长，穿

着一袭烟灰色的羊绒大衣，薄薄的黑皮
鞋，看上去十分儒雅。以前，颜晓晨总
觉得儒雅只能用来形容那些古代的文
人雅士，程致远却让她觉得只有这个词
才能准确地形容他。

颜晓晨赶忙穿上外套，背好书包，
跑出了会议室。

到公司楼下时，颜晓晨刚想问程致
远，他的车停在哪里，一辆黑色的奔驰
车就停在他们面前，司机打着一把大黑
伞下了车，小步跑着过来打开了车门。

程致远抬抬手，说：“女士优先。”
司机护送着颜晓晨先上了车，才又

护送着程致远绕到另一边上了车。
哗哗大雨中，车开得很平稳，颜晓

晨忍不住瞎琢磨起来。
奔驰车并不能说明什么，毕竟价

格有两三百万的，也有几十万的，颜晓
晨看不出好坏，可据她并不丰富的社
会经验判断，公司一般只会给高管配
司机。虽然程致远的公司看上去不
大，可程致远不过三十出头，这个年
龄，在金融圈能做到基金经理就算做
得很成功了。

程致远问：“你在想什么？”
颜晓晨笑着做了个鬼脸：“我在想

你究竟有多成功，我原本以为你只是某
个金融公司的中层管理人员。”

程致远微笑着说：“成功是个含义
很复杂的词语，我只是有点钱而已。”

（摘自《半暖时光》 桐华 著
湖南文艺出版社 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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